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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啟示—如實的認識世界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三年級 

蘇冠宇 

 

一、世界的真相 

 

宇宙的真理是什麼？什麼是人生的意義？諸如此類的問題，千百年來早已被

世人問濫了，卻始終莫衷一是，似乎誰也無法真正說服誰。儘管如此，那不受時

空限制的真理卻是存在的—在人類之前，在人類滅後；在太陽系內，在天鵝座

外。它不因人們的妄論而蒙塵，也不隨時間的流逝而變異。它的存在，是人人能

瞭知而親證的。二千餘年前的印度，一名剎帝利青年為了探尋世間真相而出家修

行，歷經種種嘗試與挫敗後，證得了真理，成就了圓滿的覺悟。他就是悉達多．

喬達摩。在其悟道後的餘生，以種種方便為世人開示證得真理的道路，以此無上

的啟示饒益有海眾生。 

 

二、建立學習的態度 

 

佛陀在探求真理上，與其他宗教截然不同。大多數的宗教講求的是服從教

義、崇拜權威。例如婆羅門對真理的認識，來自古老的詩歌以及世代相傳的教

言；一神教則仰賴單一經典以及先知帶來的啟示。而佛陀教給世人的，卻是實事

求是的精神，肯定了人類的智慧，以及每個人自證真理的能力。這與佛教追求的

終極目標脫離不了干係。依據佛陀的教導，人們若要獲得解脫，「全賴個人對真

理的自覺」。換言之，若一個人僅是服從指示，不加思索、不起疑問，那麼證得

真理將遙不可及。覺悟，不是服侍上師、供養神佛或崇拜神通的回報，而是如實

認識現象的結果。 

 

佛陀特別叮嚀弟子：「弟子須審查如來本身」，若心有疑惑，就應坦誠提出

討論。達賴喇嘛也常在演講中援用這段教言，指出佛陀允許他人質疑，而反對盲

從，因為盲信無法帶來真知，也無法根除癥結點。這種態度，直到佛入滅的那刻

都沒有改變。從此處我們看到的是謙卑、求真的佛陀，他正因此而偉大。這不論

在過去或今天的宗教界都是極其罕見的。在許多宗教中，對經典或神職人員提出

質疑常被視為異端，不僅不受待見，還可能受到迫害。由此我們更能知道，真正

的佛教是理性且和平的，他不會強迫要人相信什麼，他只會指引一條路，讓人親

自去看。 

 

「名字有什麼相干？我們叫做玫瑰的，叫任何別的名字，仍然一樣芬芳。」

真理即如此，任何標籤都不會改變他的本質。真理並非人為創造，而是宇宙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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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的法則；他不依附於個人的聲望，也不須被特定的人宣說。《中部經》第一

四〇經的故事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發。一位名叫弗加沙的出家人，原本不認識佛

陀，但當他聽聞佛陀的教法，確知那是信實的真理後，便驚覺眼前的人正是佛

陀。 

 

對於真理，我們需要的是「見」而非「相信」。巴利原文中的 saddhā雖譯

為「信」，但這種信是「由確知而生之堅心」，是「見真理」，而非在未明真相

的情況下「相信」。作者羅睺羅先生的說明極為精準：「一旦見了，相信的問題

即告消失。」。因此，古佛典有云：「悟時如覩掌中珍」。「悟」建立在正確的

知見，而不是突如其來的相信。這種認識方式憑仗的是人類的智慧而非盲信。在

今日看來，這是很理性的態度，在兩千餘年前能有如此見地，實在令人稱歎。然

而我們需要明白，這是一位真理探求者所應具備的嚴謹態度，畢竟盲信對通達真

相毫無益處。 

 

如今，我們已認識真理的性質，也了解如何尋求真理，那麼真理究竟是什麼

呢？ 

 

三、認識自然的實相 

 

真理，就是如實認識我們所處的世界，並據此破除顛倒見。在經典中，四聖

諦可謂是核心的核心，苦集滅道開演了從認識真理到覺悟的完整歷程。首先，就

是認識世界的本質為「苦」。在這第一關可能就已經有人產生誤解，以為佛教是

悲觀的。 

 

然而，羅睺羅先生說明：梵文原文當中的 duhkha其實有更深的意涵，如

「缺陷」、「無常」、「空」、「無實」等。我們所處世界的一切現象無不具有

這些性質，所以我們應該要說，佛教是「實觀」的—現象呈現出的樣子是什麼，

我們就應如實的觀察它是什麼。 

 

當我們感受到慾望之樂，我們覺察他的本質是苦；當我們受到傷害，我們覺

察這傷害是苦；當我們感受到存在的不自在，我們覺察這存在本身亦是苦。佛教

並非否定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而是如實的認識他們，認清所有現象變幻無

常的本質。這讓我想到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法門—「入流亡所」。修行者任由海

潮聲流入耳中，又流出去，不住於聲音，觀聲音為無常。 

 

四、覺察虛妄的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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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在的現象的苦，我們也應該了知自己的身也是苦。佛教認為人是五蘊

—色、受、想、行、識和合而成的，他們隨因緣於時間長河中持續變化，未曾停

歇。例如，飲食、呼吸與代謝讓我們的身體持續變化；我們的記憶與思想，也因

接觸不同事物而不斷變遷。如此觀之，此一剎那的我跟前一剎那的我不能劃上等

號，所以也可以說在每一剎那我們都經歷了生死。 

 

既然如此，我們了知身為無常，也就是苦。從此處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佛教另

一核心的概念：「無我」。既然身為無常，就不可能存在一個恆常獨立的「我」

在主宰此身。生命的續流僅是因緣變化的結果，並非由獨立的「我」所主導。不

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因此落入宿命論的陷阱中，認為一切為注定，而人

不能改變什麼。正因為一切皆無常，我們才能夠有所作為，以因緣創造未來。 

 

當佛教講一切無常無我時，許多人會感到困惑，甚至是害怕。有人擔心會落

入虛無主義，有人無法接受直觀上的「我」這個感覺竟然是虛幻的。事實上，若

你試圖去找那真實存在的「我」到底在哪裡，終將一無所獲。從心理學的角度來

看，人類會有「我在身心之外獨立存在」的直覺認知，其實跟演化有關。大腦需

要創造實有「我」的執著，一個人才能為自己的生存奮鬥，畢竟如果沒人想為自

己的生存努力，人就滅絕了。然而，「我」這個「心造的影像」亦是諸多痛苦的

根源。 

 

「僅有苦難存在，卻找不到受苦者。事蹟是有的，卻找不到行事之人。」 

當我們覺察人事物的實相，會明白一切皆因為緣起而無常、無我。實際上，

我們僅有活動本身，撇除這些活動，我們實在找不到一個外在、非緣起的推動者

或「受苦者」。然而人們因為不了解此理，而對虛幻的「我」產生煩惱。 

 

五、止息苦的方法 

 

佛陀所教導的，就是透過如實認識現象來脫離煩惱之道。當人們認識到苦的

那刻，便是證得真理的肇端，解脫無明的曙光。佛說：「凡事真正見到苦的，也

必見到苦的生起，也必見到苦的止息，也必見到導致苦的止息之道。」是以可

知，證得真理者即是滅除苦者，他的心將永遠寧靜安詳，無有煩惱。 

 

在討論如何滅苦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苦如何產生，亦即苦集的問題。佛教

認為「苦的根源，就是『渴』」，包含欲望、貪婪與愛著。我們也應該進一步認

識，這種種渴求的根源在我執，而我執則源自虛妄的我見。 

 

當我們實際去體察我執，會發現它幾乎無所不在，從粗大到細微都有。比如

等待的不耐煩或成績不佳的鬱悶，都源於對這虛妄我的執著。我執就像一顆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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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膨脹的氣球，只能被不停的灌氣，而害怕被戳破。只要「我」稍有所損，痛苦

就產生了。這也是為何佛陀說：「世人常感不足，夢寐以求，乃成為『渴

（愛）』的奴隸」。事實上，世界上所有的紛爭皆來自於「渴」，我們無法想像

一件非因「渴」而產生的衝突。是以接下來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拔除我執？佛陀當

然給出了方法，那就是滅苦之「道」。 

 

佛陀總結了多年的修行經驗，發現能夠離苦的中道，它「能夠產生知、見，

導致寧靜、內證、正覺、涅槃」。這中道又分為八個部分，即所謂「八正道」：

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佛陀的教法，能對不同根

器的人因材施教，用不同方法引導他們實踐八正道。這八正道也就是訓練戒、

定、慧三學的具體途徑。 

 

「戒」是修行的根基，以不侵犯他者，甚至利益他者，培養無害行。對應的

方法是正語、正業、正命。正語，指的是講話要溫柔敦厚，避免妄語、竊議、酷

毒等有害的言語。此外，也應思考所言是否有益，若無益，則應保持「高貴的緘

默」。正業就是和平、有益的行為，使人過著無害而光榮的生活。正命則是選擇

不侵犯他人的職業。 

 

上述三條能為修行人塑造清淨和諧的修行環境，有好的環境才容易生起定。

「定」是心智的鍛鍊，其實踐方式是正勤、正念與正定。正勤是止息有害的念

頭，並生起善良健全的念頭。正念就是不懈的觀照身心，比如觀呼吸、覺察情緒

與心智活動，對他們剎那的生滅了了分明。正定則是透過禪修逐步捨離欲望、感

受，直到四禪將苦樂喜憂等一切感受止息，僅餘捨與念支。 

 

以定為基礎，「慧」於是生起，也就是最後的兩道：正見與正思。正思是慈

悲的思維，是捨己離欲的思維，當以智慧成辦。正見則是如實知見事物。羅睺羅

先生進一步說明：「真正深入的知見叫做理見，是不關事物的名稱、標誌，而對

其實際相狀所具的真知灼見。」這種深見唯有在禪定充分發展後才有可能。 

 

以上將八正道的核心簡要的整理了。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可行的修行，是自

我的淨化，與任何形式的崇拜、祈禱、迷信皆無關聯。 

 

六、無爭與無著 

 

由於了知諸法無我，所以無爭；由於了知諸行無常，所以無著。我見，是個

人煩惱的泉源，是世間衝突的導火索。一旦破除此「虛妄的邪信」，將不復有

「我」、「我的」這種錯誤且有害的思想，於是貪、嗔、癡三毒與我慢、自私等

種種劣根頓失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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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們的愚昧與懦弱讓他們對於破除我見感到恐慌。人們多麼希望有一

個恆常的「我」能夠亙古存在。佛陀在證得正覺之後曾感嘆：「此理艱深，難見

難解，⋯⋯惟智者能知之⋯⋯為強烈的慾望所征服而為黑暗所包圍的人，不能見此

真理。」是以修學佛法者常不被世人理解，也容易有「世與我而相違」的孤寂

感。然而因為他對真理擁有確鑿的認知，他將堅定的走下去，直到解脫。佛告阿

難：「應當以你們自己為島嶼而安住，以你們自己而不以任何他人作為你們的皈

依；以法為你們的島嶼，以法為你們的皈依，不以任何他物為你們的皈依處。」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是我們分析自

然現象後所得的結果，是宇宙的法則。一切皆為緣起，依賴他者而存。五蘊亦

然，我們在五蘊的幕後確實找不到一個獨立存在可被稱為「我」的東西。由是緣

起觀，我們得以破除對法的執著、對我的妄見。若人執持我見，可以說是不願意

面對現實的，甚至可以說是無知且逃避的行為。佛教主張，無我論是分析過後所

得的真理，這個結論可被任何有觀察力的人推導出來，不必然要經過佛陀之口，

更不可以說是佛陀創造的。 

 

七、圓滿的成就—證入涅槃 

 

當人們證得真理，也就是「如實的知見一切事物」，便得從苦解脫，達到涅

槃。涅槃是什麼？羅睺羅先生說明，用語文表達這個概念是不可靠且容易產生誤

解的，因為人們容易執著於文字，導致背離原意。因此，比較好的方法是說明涅

槃不是什麼，用排除法較不易引起誤解。 

 

涅槃是「斷愛」、「止貪」、「無為」，是一切有為法的止息。拔除了所有

執著、摒棄了貪嗔癡、徹底遠離了貪愛。在涅槃中，所有的觀念已被摧破無遺，

無來無去，不生不死，無此世間無他世間。「我」這個幻覺如泡泡被戳破，現象

將被如實的見到，於是得大自在。 

 

解脫的人，雖仍經歷著一樣的生活，不過因為虛妄的我執已然消亡，他將不

再造業，也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縛。他明白所有感受的來去，而心無所著，不評

判、不貼標籤，安住於純粹平等的「捨心」。由於不求生亦不求滅，他不再執取

世間，以無所執而無罣礙。是以覺悟者自知：「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受後有」。所當行者既行，無餘事可為。 

 

在解脫後的餘生中，他不再因事物生起感覺，所以不為事物所動，成為世界

上最自在快樂的人。他既不活在過去的記憶中，也不沉溺於未來的幻想，而是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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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安住當下，無有煩憂。他與萬物融為一體，不再有一絲自我的成分。由於沒

有「我」的錯覺，他的行動是清淨的，充滿著理解與寬容。 

 

八、結語 

 

綜觀佛陀的教誡，我們可以說他是求真的，也是極為務實的。對於僅是為了

滿足求知欲而與解脫無關的提問，佛陀選擇不回應，是為「十無記」，因為他們

「無益於解脫」。相對的，佛陀所宣說的四聖諦，則能讓人透過證得真理獲得快

樂與寧靜，帶來真正的益處。雖然正法不易為世人接受，但因其本質是真理，他

會一直存在。即使佛法在某日斷絕，它也能在未來被重新發現，被證得。反觀其

他臆測所得的戲論，在無始終的時間長河中，註定只是曇花一現。 

 

聖嚴法師曾有如是感慨：「佛法這麼好，知道的這麼少，誤解的人卻那麼

多。」確實，許多人因為只見到各種儀式以及摩拜的表象，以致認為佛法與其他

宗教無異，都是迷信，卻從未有機會了解佛教的根本是什麼。倘若人們願意稍加

停留，花一點時間學習純粹的心智培育，那將對個人乃至於社會帶來長遠的助

益。當我們對世間現象及「我」有更正確的認知，執著所導致的煩惱與紛爭必漸

趨沉寂。最後，末學以《法句經》一頌作為此心得的總結：「有人能在戰爭中征

服百萬雄師，但是征服自己的人，雖然只征服了一人，卻是一切戰勝者中最偉大

的。」 


